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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不觉得“越支”这个村名古意悠悠，并有些

费解吗？

“支”就是支付、开支的意思，那么，“越”作何

解呢？

越支村，属丰南区西葛镇，始建于元朝至元

二年，即公元 1336 年。1961 年分为 6 个生产大

队，1984 年改为 6 个村，分布在范董公路两侧，彼

此相连。狭义的越支是指现在的越支一到六村，

而广义的越支盐场，则包括整个西葛镇乃至周边

地区。

据史料记载，古越支盐场位于丰南区西葛镇

越支村南部沿海。北魏时，鲜卑人为解决国家赋

税不足的问题，在越支一带组织百姓支起炉灶煮

盐，还设置了盐监司，官府收购灶民煮制出来的

盐，给付灶民钱粮。至辽金时，越支一带海盐产

量大增，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官方古盐场。如日中

天的盐业发展，给当时的朝廷和官员们带来了巨

大的财富，却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

处。进入到 13 世纪，连年的战乱使大批灶民逃

亡，昔年繁华热闹的盐场荒凉下来，又成为茫茫

滩涂。蒙古统治者为恢复凋敝的京畿经济，于

1236 年在越支一带重建盐场。建场初期，由于

官府盐税屡增，而“工本又稽时不给，给则克减”，

煮盐的灶民们生活陷入了极端的困境。封建统

治者的层层盘剥，加上一些贪官污吏以缉私之名

进行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不按时付给煮盐的灶

民钱粮，甚至自己贩卖私盐，坑害百姓，致使古越

支盐场一度出现“户口锐减，商逃课缺”的现象。

公元 1265 年，当时的蒙古统治者任命倪德政为

中都路转运使，监管盐税事务。倪德政为政清

廉，体恤灶民，到任以后，改善经营管理方式，革

除前弊，采取了实行宝钞（纸币）支付等一系列的

抚民措施。倪德政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解到部

分灶民的生活非常困苦，于是允许灶民在这个月

的钱粮不够用的时候，可以提前预支下月的月钱

（宝钞），这样就缓解了灶民入不敷出的现状，极

大地调动了灶民煮盐制盐的积极性，使得盐场呈

现出“盐课以盈，席袋山积，瓦庐相连，牛马蔽野，

熙熙然如在春台和气中”（元代徐世隆《越支场重

立盐场碑记》）的繁荣景象。后来人们为了纪念

倪德政和他制定的这一体恤民情的政策，便把这

个地方取名为越支，意思是可以越过这个月，提

前支取下个月的月钱。这个名字体现了人道主

义，也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一直沿用至今。

二

日前，记者来到西葛镇，看到越支几个村子

南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平如明镜的水面露出一

撮撮排列整齐的绿莹莹的秧苗，姗姗可爱，充满

活力。两只白色的水鸟从稻田上空悠然飞过，生

动 地 演 绎 了 王 维 的 经 典 诗 句“ 漠 漠 水 田 飞 白

鹭”。热风里没有一丝咸味，时光流转，岁月荏

苒，波澜壮阔的大海已经悄然向南退却了约 30

公里，千年煮海的痕迹已经难以寻觅。记者不禁

想到了白居易《浪淘沙》中的名句：“暮去朝来淘

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

“沧海桑田”！

越支五村和越支二村之间有一个大水坑，俗

称越支北坑。坑南曾是古越支盐司衙署所在地，

也是当年灶民去预支下月宝钞的地方，现在早已

盖上了民房。水坑边新苇丛生，青萍密布，几只

蜻蜓在岸边款款飞行。水坑东侧立有一块石头，

上书“鼓卤盖”三个大字。西葛镇政府里对古越

支文化颇有研究的李贺龙告诉记者，古时海水退

潮后留下一个个水洼，经过风吹日晒，从水洼地

里冒出来的盐卤板结成小高地，像一个个巨大的

锅盖，所以叫“鼓卤盖”。李贺龙还介绍说，古时

越支北坑曾达数十亩，水面清亮浩渺，从未干涸

过。更神奇的是，到了冬天，就算是酷寒的三九

天，坑面也有些地方不结冰，天然形成大大小小

多个圆形的冰窟窿；夏天满坑长着“鸡头米”，它

是一种水生植物，学名叫茨菇，叶呈戟形，有长

柄，开雪白的小花。用于验盐卤的卤莲也产于此

处，卤莲叶大而圆，平铺于水面，月圆之夜，雁鸭

入梦，蛙鸣阵阵，清景无限。

三

从前那些煮海制盐的“灶民”，虽说一度可以

预支下个月的月钱，但毕竟生活清苦，也只是勉

强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的后人，如今早已不再

从事祖先的行当，现在生活状况如何呢？记者采

访了一些村民，详细了解了一下他们每月的收支

情况。

不少村民是自收自支，生活小康有余。越支

五村村支书杜玉存今年 45 岁，热情而淳朴，思维

清晰，口才极佳。临近正午的烈日下，他站在一个

约 4 亩的泥鳅养殖水塘的岸边，掰着手指头给记

者算细账，得出的结论是：一亩水塘养殖的泥鳅，

平均产量 2500 公斤，秋季销售到韩国和我国南

方，按一公斤 20 元算，收入可达约 5 万元，4 亩就

是 20万元。这时，几只白色的水鸟从空中俯冲到

水塘的水面，喙和翅膀边缘都碰到水后又翩然而

起。记者问它们是不是在吃刚放养到塘中的小泥

鳅，杜玉存笑着说：“是，让它们吃点儿吧，它们是

国家保护动物，咱们也不能伤害它们。”杜玉存的

话令记者肃然起敬，生态振兴不正是乡村振兴事

业中一大重要内容吗！杜玉存告诉记者，全村共

有 278户，1152人，土地总面积 2.9平方公里，其中

耕地 2484亩，水面坑塘 570亩。近年来，村两委发

挥了引领作用，创建了“金鳅溢彩”特色品牌，推动

泥鳅产业取得长足发展。目前，越支五村已经建

成华北地区最大的泥鳅养殖基地，村集体年收入

达到一百多万元，全村从事泥鳅养殖的农户达到

80余户，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12000元，泥鳅养殖

户更是家家都过上了小康有余的富足生活，可以

说，收入都远远大于日常生活中的开支。

第二类村民是去企业打工，月月开支，生活

同样年年有余。越支五村的冯相来和刘颖夫妻

俩是典型。夫妻俩都属龙，今年都 37 岁。冯相

来在一家钢铁厂上班，月薪 6 千多；刘颖在一家

陶瓷厂工作，月薪高达七八千。刘颖当姑娘时就

在陶瓷厂上班，一直在高温的环境中作业，干的

是修活儿（修整产品），每天一大早去厂子，傍晚

6 点才回家，异常辛苦。夫妻俩只要了一个孩

子，孩子正上小学五年级，平时由老人照看。现

在小两口每月工资可达一万三四，一年可收入约

15万元，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还有一些村民，则在自己致富的同时，按月

给别人开支。经营农资和农用无人机的安建林

才 34 岁 ，但 已 经 是 一 个 远 近 闻 名 的 小“ 老 板 ”

了。仅今年，他就售出了约 100 架农用无人机，

而每架无人机的价格平均约 5 万！记者去他的

店铺采访时，两个工人正在一丝不苟地修一架无

人机。安建林告诉记者，现在他常年雇着 5 个工

人，每年的 4 到 10 月是农资和无人机销售旺季，

他每月给每个工人开五六千块钱的工资；其余时

间是淡季，店里活儿很少，工人们可以忙自己的

事情，偶尔有活儿了，就来店里忙活一下。销售

淡季，虽然工人们不常来，但他每月也给每个工

人开 2000 多元工资，到了年节还给工人发红包。

搞水稻种植和稻米加工的李东、李惠新夫妇

常年给十几个在稻米加工厂上班的工人开工资，

男工平均每月七千多，女工略少一些，年终他还给

工人们发红包，一个男工年薪约 10万。在生产车

间，工人包连富正从传送带上往汽车上搬大米袋，

他的身上、脸上、头发上都沾着一层“白霜”，然而，

他的笑容是那么灿烂——年薪 10万，对于一个普

普通通的庄稼人来说，确实算是高收入了。李东

夫妇自己经营着一万多亩的稻田，现在正在插秧

的季节，一般每天有五个人配合干活儿，两个男

工，三个女工，男工每天每人 500 元，女工 300 多

元；到了秋天，收割稻谷时，还要雇人，也得支出工

钱……李东夫妇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合作模式，在 13 万亩富硒大米核心产区，按绿

色种植标准制定了生产技术规程，定期向农户提

供优良的种子、肥料和农药，确保产品质量，秋季

统一收购农户的稻谷，既解决农民零散就业的问

题，也为广大农户的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初夏的艳阳下，记者还参观了底蕴深厚、干

净典雅的越支文化园。看着文化墙上对古盐场图

文并茂的介绍，记者深切地感受到：勤劳质朴的灶

民后代，正赓续着本土的历史文脉，脚踏实地，开

拓进取，令这个古老的村庄焕发出新时代的勃勃

生机。越支村与开支相关的那些事儿，古今对比，

确实让人生出无限的喜悦与希望。曾经繁忙热闹

的古越支盐场，经历沧海桑田的巨变之后，一幅乡

村全面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开。

越支：开支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盛东

晚上从手提包里取东西，又看到了那个红

包，里面是今年春节时母亲给我的压岁钱。钱不

多，100 元，但我一直没花，也从没有打算用它买

东西。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只上到了小学二年级。

当时姥姥生病，我舅舅还是婴儿，没人照顾。母

亲只好休了学，帮忙照顾弟弟。母亲瘦小，哄弟

弟时抱着吃力，只好整天背着他，手臂经常累到

麻木，扣到一起的手指不小心就会松开，后背上

的弟弟滑落到地上，摔得大哭。一年后，姥姥的

病情好转，母亲终于可以继续上学，然而，已经缺

了太多功课的她只能留级，好强而倔强的母亲不

想被称为“蹲班生”，在姥爷高高举起的拳头下仍

没有屈服，辍了学。

姥爷曾经是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在

战场上受过伤，后来又转业到外地银行当工会主

席，有见识，有文化，却奈何不了这个执拗的女

儿，只能抽时间自己教她认字、算算术。好在母

亲头脑聪明，认识了很多字，日常生活中的心算

速度也极快。后来，还不到上工年龄的她就强烈

要求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当时，实行生产

队，劳力由大队干部统一调配，母亲手脚麻利，干

起活来一点不比那些成年妇女们差。

她嫁给父亲后，小家一穷二白，初期总要靠

着娘家接济，后来加上亲戚的帮衬，再凭借着两

个人的辛勤劳动，肯于吃苦，家里的条件逐渐有

了起色。

母亲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总和我们说，遇到

可怜人要多帮帮。

村子北街有一个孤寡的盲人，家徒四壁，他

又年老多病，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试探着走出村

子，到外边算卦，挣口饭吃。母亲怜他孤苦，虽然

不沾亲不带故，但只要他从我家门口经过，听到

“笃笃”的竹竿响，母亲就会从家里拿出饭食送到

他的手上。街上不懂事的孩子追着老人调侃、取

乐的时候，老人会气急败坏地骂几句，然后惊慌无

措地站在路上，母亲见了总会把那些孩子轰走，并

劝慰老人。有一年，刚入冬，她就把给祖父、父亲

做的厚厚的棉衣裹了几件送到盲人的家里。那位

老人早已去世多年，但我仍记得他颤颤巍巍地接

过母亲递过去的食物时扬起的灿烂的笑脸。

母亲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但她本性善

良，性格直爽，极具亲和力。无论是在老家，还是

在城里生活，母亲总会交到很多说得来的朋友，

每天都会有邻居、玩伴三三两两地聚到一起打

牌、挖野菜、赶集、遛弯。我的性格内向，和邻里

交往不多，但自从母亲来我们家生活后，我走出

自家房门需要打招呼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连我同

事的婆婆都成了她的“牌友”。

天气回暖，父亲母亲回老家生活。每到豌豆

成熟的季节，母亲都要让我给她城里的朋友们捎回

一袋袋剥好的鲜豌豆和其他蔬菜。和我住在同一

个小区里的张姨包了菜饽饽也总要给我送过来几

个，因为她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我喜欢吃这些。

母亲做饭极好吃。普普通通的野菜到了她

手里，她会煎炒烹炸地变幻出多种美食，家里大

人孩子都喜欢吃。因为这，我的烹饪手艺一直没

有练出来，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直接放

弃自己掌勺。母亲的柴锅炖肉、大蒸饺和菜盒子

令曾经去“刘氏农家院”吃过这几种农家饭的同

事垂涎欲滴地谈论了很多年，其实她还有一道拿

手菜——酸菜鱼，做法挺简单，鲫鱼煎到金黄，烹

入佐料，加热水，汤煮到浓白，放入她亲手腌制的

酸菜，熬煮，最后加香菜即成。看似简单，但很少

有人能如她一般掌握好火候，我们每次都把她煮

的汤喝得一干二净，仍意犹未尽。

母亲身体不好，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

每天需要吃很多药，但她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按

照身体出现症状的轻重及时调整药量。她很怕

给孩子们添麻烦。其实她不知道，她一直是我们

全家的依靠。

父亲今年 74 岁，从 57 岁他第一次做肺癌手

术，到现在，他已经做了三次大手术。每一次都是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陪着父亲在外地治疗。母亲就

是我和妹妹的主心骨，有她在身边，我们心里踏

实。姑姑们都说，如果这些年没有母亲对父亲无微

不至的照顾，父亲肯定不会像现在这般健壮、开心。

两年前，我的身体出了些状况，刚开始瞒着

在老家生活的父母。直到被母亲察觉，我不得不

向母亲坦白时，电话里母亲沉默了几秒，然后冷

静地对我说：“别有压力，肯定没事，咱们一家什

么事都可以挺过去！”第二天，她和父亲就回到了

城里，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承包了家务。虽然她

表现得很轻松，但我能觉察到她的小心翼翼。每

一次去北京医院检查，临走时，她都会悄无声息

地走过来，嘱咐我：“你检查时不方便接电话，我

不打给你，但出了结果你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

省得我担心。”其实，我知道，假如她的年纪再小

几岁，她的身体再好哪怕一点点，她都宁愿亲自

陪我去医院，因为那样她会第一时间知道我的病

情，而不是无奈地在家里等消息。她不要求去，

她怕给我们添麻烦。

我做完手术回到家。母亲整日如履薄冰，一

趟趟骑着自行车跑超市买东西，做我爱吃的饭

菜，又一次次悄悄地上楼，偷偷关注我的情绪。

若我正在读书，或做康复训练，她就悄悄离开，若

见我躺着发呆，她就会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来，

找些轻松的话题，陪我聊天，给我打气。70 多岁

的她，又活成了我的依靠。

母亲不爱收拾房间，妹妹和我经常调侃她。

有时，她会笑骂我们几句，有时也会因为妹妹回到

老家不分青红皂白把她视为“珍宝”的杂物扔掉而

大发雷霆，让我们再也不要回去气她。妹妹会等她

气消一些的时候油嘴滑舌地道个歉，哄哄她，母亲

又会在周末发来微信，乐呵呵地问我们回不回家。

母 亲 的 红 包
依然


